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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彤女士重新编译、 希腊导
演马尔玛利诺斯执导、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演出的古希腊悲剧《厄勒克
特拉》，近日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将
一部约 2500 年前的西方戏剧搬上
21 世纪的中国舞台，这无论对导演
还是对演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看完这部作品后， 我的总体感
受是五味杂陈。 对于大多数中国观
众来说，古希腊戏剧更多是案头的
文学作品，而不是真正在剧院观赏
的戏剧。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每年
一度的宗教祭祀活动 ， 圆形剧场
可以容纳近两万人 ， 演员在剧场
中央朗诵剧文 ， 带有很强的崇高
感 ，很少有夸张的动作 ，剧情基本
上靠演员朗诵来表现 。 现代剧场
的背景和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 ，

只靠演员朗诵很难达到理想的戏
剧效果 。 话剧中心这次演出的编
译和导演特意在剧中增加了大量
动作 ， 原剧中的歌队成员更加充
分地融入剧情，使人物的内心活动
尽情外化成各种奔跑、慢步、定格。

有时是轻声碎语，有时是夸张的嘶
叫 ，加上一些现代道具 ，使整个剧
既保留了古典悲剧的结构，又充满
了现代戏剧的内涵。

说到古希腊戏剧， 不禁令人怀
念起罗念生先生， 他一生致力于古
希腊戏剧的翻译，是最早、最全面译
介古希腊戏剧的翻译家。 这次演出
的编译罗彤女士即是罗先生的孙
女。 对照原剧和新剧， 编译和导演
在舞台设计上算是下足了功夫。 就
拿俄瑞斯忒斯与厄勒克特拉在第三
场的对手戏来说， 原剧的动作是极
简的，舞台提示只有两句：厄勒克特
拉接过骨灰罐； 俄瑞斯忒斯把罐子
收回。但在新剧中，厄勒克特拉见到
弟弟的骨灰罐后， 编译和导演设计
把罐子置于舞台的正前方， 让厄勒
克特拉从舞台后方匍匐前行， 口中
诵念着她内心的痛苦， 这就独具一
种舞美效果。 另外， 除了舞台表演
之外， 在舞台的上方还设置了一个
可以切换的视频显示， 为观众增加
了一个新的舞台视角。 从某种意义
上说， 这个新剧在古典抒情诗性与
现代舞台美学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
出了有意义的突破。

戏剧最重要的还是语言。 我相
信罗念生先生的译文是完全忠实于
原剧的。 新剧的语言更贴近于当今
的说话方式和日常语汇， 更符合这
次表演的环境要求。 除了在极个别

处做了简省之外， 原剧的所有台词
都保留下来， 甚至某些舞台提示也
由演员作为台词诵出。 在传统戏剧
中， 戏剧的当前场景只能表现一个
时间和地点的剧情； 背景剧情的介
绍或推进是靠陈述或对话来实现
的。基于演员与剧情的关系，在语言
方式上可以分为直接、 间接两种类
型。 就一般古希腊悲剧而言， 包括
《厄勒克特拉》， 原剧出于表演环境
的要求， 当前场景的直接表现虽然
较多， 但间接的陈述和对话也分量
很重。 还有大量的内容则处于间接
陈述或对话与直接表现 （包括演员
直抒胸臆的大段抒情性朗诵）之间，

既像是对剧中人物言说， 又像是对
观众言说。 新剧的编译在这部分台
词的处理上特别用心， 往往通过不
同的语言方式将间接转化为直接，

使观众更能感受到人物的情绪变
化。如第一场厄勒克特拉的独白，罗
念生先生的译文：“任何一个高贵的
女子看见……能不像我这样悲叹
吗？ ” 像是在陈述一个普遍性的观
点， 罗彤女士的译文：“有哪个出身
高贵的女子看到……不会心痛欲
绝？ ”情绪更加强烈。 又如罗念生先
生翻译成：“首先， 那生我的母亲的

恩爱变成了深仇大恨；其次，我是在
自己家里同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们住
在一起……”这“首先”“其次”两个
词让人物显得非常理智， 罗彤女士
则译成：“生我的那位母亲， 无情的
仇敌。我在父亲的家室，与杀我父亲
的凶手一同居住……” 连接词全部
省掉，语言方式变得更为直接，情绪
表现得更加强烈。 这样的例子还有
许多，几乎贯穿了整个悲剧，它们共
同增加了新剧的情感力度， 使它超
过了这个悲剧按其原本样式表演可
能达到的感染力度。

有趣而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个
新剧中所用的音乐。 歌队的合唱是
古希腊戏剧的重要内容 。 在新剧
中， 人物增加了一些吟唱片断，长
篇合唱由此起彼伏的朗诵代替。 除
了 15 名演员和歌队演员以外 ，还
有两名演奏中国笙和古希腊双管
笛的演员，音乐中含有一些中国民
歌元素。 配乐融入整个剧情，若有
若无 ，并不特别抢戏 ，其音响效果
充满诡异的气氛。 可能编译和导演
是有意要消弱原剧中的崇高感，增
加这个复仇事件的诡异氛围，而音
乐在这个效果的达成上确实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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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的唤醒与传承
罗 丽

大约是 2016年元旦， 我接到广州歌舞

剧院抛来的橄榄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部

以醒狮为题材的舞剧。对于主业从事本土文

艺研究和戏剧评论的我，凭借着一名广州土

著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深情，不知深浅地一

头扎进了舞蹈文学剧本的创作中。

一般而言， 舞剧创作分几个阶段：编

剧属于一度创作，文学和戏剧范畴的主题

立意、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整个剧目起承

转合的节点，基本在文学本创作阶段就会

确立下来；编导的二度创作，则是把文字

形象化、具体化立在舞台上，需要考虑具

体的舞台调度和人物行动线，舞蹈编导会

根据舞蹈单双三群的铺陈做出具体的编

排；三度创作就是演员的表演和对角色的

诠释，实际也考验演员的舞蹈功底和对角

色的人物理解塑造能力。

在《醒·狮》之前，小舞剧《醒》曾获得

广东省舞蹈大赛 7 个奖项。 从 2016 年初

起，总导演史前进、总编导钱鑫、王思思还

有我，在小舞剧的基础上对这个题材不断

讨论。 这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其他几位更

多地从舞蹈的角度进行考虑，我则会从戏

剧及文学的角度切入。 而影视观念的介入

也是我们常常跳出舞台创作的常规来“陌

生化”思考的角度，毕竟，现在的观众深受

影视观赏逻辑训练，水平和感知度早与过

去不同， 套路和反套路之间如何把握，都

是早期考虑的问题。

在创作采风之初，我和主创们来到位

于广州老城区两千年老中轴线旁的广州

工人醒狮协会，在民俗的基础上重新认识

了醒狮———作为现代竞技体育的醒狮、作

为血脉文化传承的醒狮、作为舞者精气神

魄的醒狮。 在两年不间断的采风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广州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

村少年， 在醒狮文化的激励和熏陶下，在

偏离人生轨道的泥潭里重新变得阳刚坚

毅、富有冲劲。 这样的体验使得我们真切

抓住了那些曾经在脑海里 “欲说还休”的

部分，填补了生活中真实的醒狮、历史中

曾经的醒狮以及那些舞狮人的精气神之

间的间隙。

故事的发生地三元里原是广州北郊

的村落，百余年后的今天已经变成广州大

都市中街道一级的“城中村”。 无论是三元

古庙里高挂的三星旗、村中祠堂一直摆放

着的狮头和大鼓，还是每年元宵节三元里

庆典上的醒狮表演，是历史和现实让我们

看到， 醒狮的前世今生与三元里的交融。

我相信，以三元里和邻近四乡民众为主体

的起义抗争运动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既有

偶然———大雨使英军的火枪无处发威，也

有必然———尚武侠义的精神传统、保护家

园的拼死一搏在历史中均有原型，例如爱

国乡绅何玉成、 巾帼侠女飞铊凤。 所以，

《醒·狮》 确立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确

立虚构的人物阿醒母子、龙凤兄妹和三元

里抗英事件间的故事，是一个文化寻踪溯

源的最终答案。 这部舞剧所展示的百余年

前的广州 ， 正是不少观众的 “乡愁 ”所

系———对于 “老广 ”而言是曾经熟悉乡音

乡情的回味，对于新广州人而言却是对这

座城市生发的认同感，也是新的乡愁产生

的起点。

在走访多地的采风中、在无尽史料的

翻查追寻时，我在与编导们一次次的讨论

磨合里， 在无数次深夜无眠孤灯独对中，

一次次地推翻重来，舞剧《醒·狮》就这样

在我笔下慢慢呈现出故事的模样。 作为文

本的缔造者和人物的设计者，我穿过时空

的烟云重返百余年前的广州城，和曾经在

那个时空里的他和她对话。 我很想知道曾

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在那样一

个时刻的所思所想所感。 慢慢地，我发现，

与其说是要替他们说出百余年前广州城

所经历的那些风雨飘摇，还不如说是当下

的我如何看待那些曾经家园尽毁、面对满

城疮痍的人们揭竿而起、击鼓出狮。 我想

讲一个广州的故事，并不是简单把历史搬

上舞台，而是以今人的视觉去看待百年前

广州人的城和事。

此次的创作团队也很有意思：既有土

生土长的“老广”如我，有在广州工作生活

二十多年的新广州人，也有从北京邀约来

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中最需要的除了熟悉

还有距离。 因此，经常会从惯常中抽离出

来，从他者的视角来再次审视。 作品以醒

狮为题材，但绝对不仅仅是作为民间民俗

和竞技武术的醒狮，而是以舞蹈特有的肢

体语汇糅合醒狮的技巧精髓，以期对南粤

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而所有的沉睡都只是为了那一朝的

觉醒。 于是，在这个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

故事里，既讲述阿醒母子与龙少凤儿兄妹

相遇 、相斗 、争霸 ，最后经历战乱携手反

抗，也描述了众人陷入心结难解、心魔常

在的自身困局，更在序幕和尾声加入了现

代舞狮人回望先辈的姿态，以求对百年前

历史前尘进行回溯，从而带出醒狮文化生

生不息、醒狮气脉代代承传、华夏文化颂

扬久远的民族复兴梦圆愿景。

曾有朋友问我，三元里抗英的故事和

醒狮这个题材听起来不太容易吸引年轻

人，在创作时如何贴近年轻人趣味？ 我想，

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能否吸引年轻人，具体

还是看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具体的表达方

式。 从戏剧的角度，我始终认为，写人物比

讲故事更重要， 好的戏之所以能吸引观

众，靠的不仅是题材立意，更需要情感的

共鸣、故事的悬念、人物的可信。 因此，无

论是《醒·狮》还是《醒》，在抓住“醒———觉

醒”的主题后，我首先考虑的还是塑造怎样

的人物才真实可信， 以及怎样才能打动观

众，如何在故事里营造足够的悬念，使得观

众的注意力被作品所牵引。 于是，我在《醒·

狮》里安排了些出奇不意的反转和伏笔。

舞蹈长于抒情，但《醒·狮 》当在讲故

事和讲感受之间，我和编导在反复讨论磋

商中选择了一条与一般舞剧不一样的路。

很多看过演出的朋友都会感慨于其超乎

常规的叙事容量与叙事节奏，实际上这是

一次全新的尝试。 我们尝试着用舞蹈的形

式去讲一个带有影视叙事色彩的故事。 如

果说，影视作品中有唯美纯爱的日韩偶像

剧，也有密集紧凑出其不意的美剧，那么，

舞剧 《醒·狮》 愿意以超乎常规的叙事容

量，尝试引领舞蹈界的“美剧”风尚。

有时候 ， 创作过程也是作者面对人

生、面对人性的一次内省，笔下的人物会

成为镜子，照出镜花水月或无尘菩提。 对

于《醒·狮》而言，这是一个关于广州的故

事，也是一个关于广州人的故事。 我尝试

着和广州这座城市聊聊天，也尝试着把这

座城市的故事告诉他方的朋友，让这些故

事传得更远，期待故事里的人能走进观众

的心里。


